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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喜欢将琴棋书画并称，说某某是
个才子，必说琴棋书画样样俱精。其实琴
棋书画也没有那么高冷，并非才子佳人的
专用，还是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的。比如说
下棋，尤其是中国象棋，无论是达官贵
人，还是平民百姓，兴之所至，华堂雅
舍，街头路边，随时都可以摆上一局。
二人对局，十人围观，于是水平不分高
低，众人七嘴八舌，甚而主次颠倒，下
棋的只有袖手旁观的份儿，因为自有越
俎代庖者。

我下棋时颇不喜旁人多言多语，古人
云“观棋不语真君子，输棋不悔伟丈
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棋虽小道，以
德为先。弈者讲究“落子无悔，摸子必
走”，倒不是要计较什么，只是因为弈棋
是争胜负的游戏，是模拟的古代战争，所
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意思相当。对弈时没
有“彩排”，局终倒是可以复盘，总结经
验，下次再战。

我想人们之所以喜欢下棋，其实是
人性中争强好胜的个性的外露。比如说
象棋。象棋变化比围棋简单，是一种动
态的美。

象棋游戏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矛头
直指对方老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双方
积极调动自己的各种兵种，统筹安排，或
费尽心思设置陷阱，或一往直前死而后
已，或迂回战斗后发制人，只是不管战略
战术如何，终局一看，棋盘边上死子一
堆，充分体现了一场战斗的真正内涵，真
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围棋则不同，是一种静态的美。如果
说象棋反映的是一次战斗的话，那围棋就
是多次战斗的总和。它反映的是一场战役
的全过程。

细细思量，诚哉斯言。围棋战争的双
方在兵种上是绝对平等的，棋子只有黑白
二色，双方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一片
空白的处女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呈
现在眼前的，是一场场激烈的战斗。这边
的战斗打完了，我就到那边去开辟根据
地；那边吃亏了，我就从这边补回来。

于是，你看到棋盘上的棋子在渐渐的
增多，随着战争的延伸，一方的地盘在逐
渐地扩大，另一方的地盘在渐渐地萎缩，
它不像象棋一定要把你赶尽杀绝才算是最
后的胜利。我可以让你做活，但你只能是
在一小块地盘上苟且偷生；也可以让你围
得很大，但前提是你不能超过我，因为在
胜负的世界里，赢家只有一个。围棋显示
了王者之风，而象棋则充满了霸者之气。

我爱下象棋，更爱下围棋。古人把围
棋称作“木野狐”，真是深得棋中三味，
弈棋能让人情感得到愉悦，心智得到开
悟，灵魂得到洗涤。弈棋之美，难以尽
言。“尧舜相让三杯酒，汤武相争一局
棋”，说的是弈棋的力量之美；“宝鼎茶闲
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说的是弈棋
的淡雅之美；“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
消一盘棋”，说的是弈者的隐逸之美；而

“共藏多少意，不语两相知”，说的则是弈
者之间的那种相知、相得、相互默契的和
谐之美。我喜欢下棋时的这种感觉，胜负
倒放在分外了，若真能“冷暖随缘开怀
酒，懒算输赢信手棋”，这一生还有什么
不满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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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嫌闲着没事做，让我们把
收在大橱里的头绳都找出来，要给
孙女他们结头绳衣。那工作量太
大，而且现在也没多少人再穿头绳
衣了。原准备一口否决的，话到嘴
边，在口腔转悠一圈，又咽了回
去。倒是要由妈妈做事，动动手
指，练练协调能力，既能预防老年
痴呆，又顺了妈妈心意，让她感觉
到还能做，还有用，体会到存在的
价值。我笑着说：“妈妈，你也不要
偏心，给我们一人结一条围巾吧！”
妈妈接得快：“还不都一样，那就一
人一条围巾！”

我们老家老辈所说的头绳指
的是毛线。过去毛线金贵，扎辫
子，束发髻，是一种美丽的妆饰。
《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上二
尺红头绳，那可是穷人家女孩过年
的开心礼物。家里存留着许多头
绳，原是要结衣裳的。过去有这么
一件，是很奢侈的打扮。

妈妈心灵手巧，经常结头绳
衣，但许多是给别人结的。傍晚，
妈妈让我帮她绕头绳，我就乖巧地
向前伸直手臂。妈妈将一支头绳
套在我的手腕，理一理，解开结，开
始绕线。我绷紧头绳，顺势摆动。
绕呀绕呀，妈妈手中的线团绕成圆
球。头绳缠住了，妈妈右手拉住，
轻轻一抖，又顺畅了。一支绕完，
解开一支接着绕，绳球越绕越大，
溜溜圆，妈妈都快抓不住了。那
简直是在做游戏，我是开心的，更
因为能为妈妈做些事，觉得自己
还有用，不免有点儿得意。

后来姐姐有了头绳衣，妹妹也
有了头绳衣，我没有。我还继续帮
着妈妈绕头绳。我并没有过多的
想法，姐姐妹妹是女孩，都漂亮，又
渐渐长大了，应该尽她们。当然也
有不愿意甚至赌气的时候，不晓得
妈妈为什么不叫姐姐妹妹做帮手，
想不通，我就背过手臂，歪着脑袋，
走到一边。妈妈只是不声不响地
把杌子倒过来扣在地上，把头绳绷
在杌子朝天的四只脚上，俯着身，扭
着腰，结结打打，牵牵扯扯，不应心，
不顺手，绕得吃力。自己别着头，也
能用余光瞄得到。忍不住，跑过去，
伸出手臂。妈妈抬眼，笑笑。

我的第一件头绳衣是旧的，是
妈妈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天蓝

色，左肩开衩，钉了三颗揿纽，那是
典型的女式。我很喜欢，一般不外
露，即使是上体育课，也不脱外褂，
只是把袖子卷卷。

妻子跑了几个房间，打开一顶
顶大橱，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翻检
半天，有好几十支头绳，红的、黑
的、白的、黄的，羊毛的、驼毛的、开
司米的、马海毛的，恒源祥、富贵
鸟、红豆，摊了一铺，煞是好看，煞
是富贵。

妈妈从抽屉搬出结头绳的工
具，解开细麻绳，打开包装纸，各式
各样的编针展现在面前，直针、圈
针、球针、勾针，篾针、铅针，粗针、细
针，长针、短针。妈妈看着，摸着。

还是先绕头绳，一个绷着，一
个绕着，也蛮协调的，当然动作慢
了不少。彩球一只一只排列着，像
是出操的葫芦娃。妈妈一边绕着
头绳，一边比画，这个结什么花式，
那件给谁。“妈妈，你也不要急，都
不等着围，时间长着呢，得空就结
两针，累了就撂开去。”“快不起来，
不能难看，更要保暖。”“那是的，那
当然，你当年给爸爸结的那条围巾
就非常漂亮！”

妈妈不曾答话，站起来，走过
去，拉开橱门，翻了翻，取出一块长
方形的蓝布包皮，一层层打开，正
是那条围巾。“我大体照着这个样
子结，”妈妈眯缝眼，缓缓说，“每条
再做些调整、改进。”“妈妈，你就以
平针为主，结合上下针、玉米针、搞
儿针。”“你还懂呢，哪里有个搞儿
针，要你教我。”“小时候听你说的
呗。”“唉，日子过得太快了，老辈人
说的，活到八十八，不知瘸和瞎，原
来以为是很久远的事，现在临到自
己头上了，想想都有点怕。所好的
不瘸不瞎，也知足了。”“储县长的
妈妈106岁，还很清爽。过去过年
祝老人活到120岁，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医学发达，活到120岁不稀
奇。”“不同你打口合子了，去把我
的眼镜拿过来。”“来了，来了。”

妈妈做姑娘的时候，曾给爸爸
结了一条浅蓝的头绳围巾，是定情
信物。爸爸围着，又帅气，又温
馨。爸爸有几张照片，就是围着这
条围巾拍的。

我在自豪与羡慕中渐渐长
大。那似乎较为漫长的时光里，我

们能够大致温饱，能够大致安定，
也还算听话懂事，并没有奢望，即
使心里有点点儿想法，也不会轻易
说出来。

一个星期天，早早起来，要去学
校参加文娱宣传队的排练。妈妈喊
住我，望望我，转身从老式的红橱柜
里，翻出那条围巾，中间一折，围住我
的颈项，带须子的两头从中间的折圈
中斜斜穿过，收束，理顺，满意地笑
笑，挥手让我走了。围巾柔柔的、暖
暖的，心头有一种想飞的感觉，脚下
轻快如风。往北，往北，砖铺的大路，
泥实的小路，巷口，河口，清清的河
水，宽宽的马路，过桥，拐弯，进校门。

我以为我早，贾老师已经在音乐
室了，正拉手风琴。“贾老师！”“哎，好
清秀！过来过来，让我看！”美丽的贾
老师露出美丽的笑容。贾老师用普
通话跟我说话，我高兴地回应着。他
们陆陆续续到了，都笑着看我。有一
双大眼睛特别明亮，一对小酒窝尤其
动人。那年，嗓子还是清清脆脆的，
贾老师说还是“童声”，喜欢听我们朗
诵，喜欢听我们唱歌。那时，开心很
突然，幸福很简单。

那条围巾只围了那一次，回去就
解下来，用原来的包皮包扎好，放进
大橱原来的位置。我没有再围过，爸
爸也没有再围过。

妈妈结起头绳围巾，选的篾针，
拿出线团，扯出线头，先在一根针上
结出边来，然后捏着两根针，两手挥
动，十指配合，针头相碰，交叉跳跃，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编出花子，结出
一片，用竹尺一会儿量宽，一会儿量
长，俯着身，低着头，戴着眼镜，平静，
专注。我隔一段时间喊妈妈歇歇手，
起身活动活动，喝喝茶，吃吃水果。

“不急，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两三天一条围巾，摞在一起，一

拃高了。
头绳，围巾，带着时代的印记，含

着家庭的关爱，一代一代传承着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纯真情感的
维护，对父母家人的感恩，有着历史
的厚重、社会的期盼、情感的寄托。

普通人家，平凡人生，自然的关
爱、细微的体贴、恒久的眷念，可以
说出来，更要做起来，一时一刻的感
受，永永远远的感激，幸福就在日常
的点点滴滴。

妈妈结围巾，岁月安宁，温情满怀。

心窗心窗
片羽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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